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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众文艺”的欣欣向

荣，让货车司机、家政服务员、
流水线工人……这些穿梭于
楼宇间、奔波在街道上的普通
“素人”，拿起笔杆，用带有烟
火气的真实笔触，为城市文明
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早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便立

志当一名作家，因为我觉得作家

非常了不起，他们可以摹人状

物，妙笔生花，把所见的美好通

过文字表达出来。

来沪后，我一边打工，一边读

书。在没有接触新民晚报之前，

我也给其他报刊投稿，可全部泥

牛入海，不见了踪影。我的第一

篇文章《不灭的文学梦》，是在新

民晚报《七彩民工》栏目刊发的，

所以我对晚报的知遇之恩感激

铭记，深入肺腑，于是年年订读

新民晚报。我最爱看的是晚报副刊《夜光杯》，

因为它短小精悍，可谓字字珠玑；我可以从里面

汲取文学营养。自己也先后发表散文小说二十

余万字，创作中长篇小说十余部，结识了十多个

文化圈的朋友。

由此我想到 ，一个人只要心怀理想，砥砺

前行，那理想的星光，一定会把你的生活照亮。

很少有人知道，我最初

的散文写作，是从报纸副刊写

起的。

2017年春，我到贵州一家旅

游企业上班，这是我因病离开矿

山的第二年。这是和矿山完全不

同的生活与世界，对于我来说，最

大的不同是收入的锐减，所以，我

不得不开始靠写作来获得另一份

收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给一

些报纸副刊写稿、投稿，到现在，

稀稀疏疏已经写了八年了。

在与众多副刊的交集中，不

得不提一笔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

在投给它第一篇稿时，我惊讶地发现，已关

注夜光杯的公众号许多年，它仿佛一只飞入寻

常百姓家的燕子，小巧、纯粹、灵动，有一种特别

的气息，那些文字，没有高蹈、抽离，永远与生活

有关，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不得不承认，它像一

束光，吸引了我，打开了我。

现在，虽然给副刊写稿只是我的偶尔为之，

但这种特别的交集，仿佛与光同行，它给了我另

一种关于写作，关于生命的双维收获与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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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大风在红寺堡的土地上制造出

一地凌乱的时候，我正在乡村的一所小学

里，给孩子们读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

目发表的文章——《玉池村人的北京梦》。

也因为这篇文章问了现场的孩子们一

个问题：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其中有三个

孩子站起来回答，将来要当作家。

等再深聊的时候，大家一一介绍他们

读过的书，读的竟然都是一些经典名著。

我在惊讶的同时也忍不住欢喜，彼此的话

题也多了起来，关于乡村、关于读书写作、

关于成长、关于未来。

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从彼此的身

上看到了力量，他们看到的是多年读书、

成熟稳重的我，而我看到的是文学扎根在

乡土中，即将破土而出的新苗。他们清澈

的眼神里有对书籍的理解和思考，有略显

羞涩的忐忑和探究，但他们也在尽力地表

达和陈述。

尽管，他们的生活中有短视频，有各种

各样新的事物出现，但文学，始终都占有一

席之地。

在春天，种一颗文学的种子
马慧娟

我有一位特别要好的闺蜜在

上海，她和我一样，都是文学爱好

者。她是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

的忠实粉丝，只要看到她欣赏的

文章，必转给我看。一次她转给

我一段话：通俗却不粗俗、轻松却

不轻飘、深沉却不深奥、尖锐却不

尖刻，永远传递真、善、美，给人向

上、向善、向前的力量。她说，这

是《夜光杯》用稿的主导思想，你

手写你心，你也可以向新民晚报

投投稿。上海是个大都市，但上

刊的名家太多，我信心不足。

一次，她回来时，竟然给我带

了十几份新民晚报。她说，好好看

看，这上面有不少普通写作者的文

章呢。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上海新

民晚报的副刊上读到你的文章。我的闺蜜是兴

化人，来上海几十年了，在上海有房，她对上海有

第二故乡的感情。受她影响，我关注了《夜光杯》

的公众号。

还有一次，我在《夜光杯》上的文章里读到

这样一段话：城市的喧嚣里，总有一处宁静的港

湾，在夜晚的灯光下悄然浮现，那便是新民晚报

的《夜光杯》，如一泓清泉，缓缓流淌进心田，那一

篇篇美文，恰似月光洒在心灵的窗台上，带来无

尽的温暖与慰藉。这不就是阅读对于心灵最好

的疗愈吗？去年，里下河文学研讨会期间，新民

晚报的记者老师采访了我，并且将我的故事

——《馄饨店里的一朵玫瑰》，刊登在了新民晚报

的文体新闻版块上。现在，我觉得自己离喜欢的

《夜光杯》也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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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诗集《温榆河

上的西西弗斯》5月份

就要出版了，首印 8000
册。”当我收到这条编辑

老师发来的信息的时候，

我正在仓库里整理二手

衣服。说实话，内心是有

点激动的，但更多的还是

感到欣慰。

这份欣慰主要是源

于自己从一个初中辍学

生到一个新大众文艺创

作者的蜕变。2008 年

在宁波梅山岛一个制衣

厂里，我一边踩缝纫机

一边背诵《唐诗三百

首》，周围的同事都以为

我疯了，可我并不在意，

因为诗歌确实在工厂拯

救了我，能让我心灵安

静下来，就像灵魂的镇

静剂。我的精神可以跟李白、杜甫、陈

子昂共振。那种诗歌的力量注入我的

灵魂里，在嗒嗒作响的缝纫机前、在山

坡目睹落日的时刻、在茫茫海水扑打

海岸线的夜晚，我真切地感受到诗歌

之水就在我骨头里流淌。

直到2012年我在苏州越溪的路边

摊，花5块钱淘到一本二手书《海子的

诗》，更是如获至宝。我接触到现代

诗，在海子的诗歌中我学习到了真诚，

真诚地表达自己所有的想法，哪怕是

彻骨的迷茫，凛冽的孤独也可以直接

写。那是我在工厂创作量最大的一个

时期。

后来也是在苏州，我路过平江路

认识了民间雕刻家倪虎，从他那里我

知道了新民晚报有个《夜光杯》栏目。

他尤其喜欢吴冠中先生的“一画一

文”，还收藏了很多份。记得那天下着

小雨，他在路边敲石头处，如数家珍地

介绍给我。虽然我不会画画，但也看

得爱不释手。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美学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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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牛二哥，一名货车司机，也是一名

新大众文艺的作者。我的大货车驾驶室里，

常年放着两样东西：一是货运单，二是一本

翻旧了的笔记本。货运单助推着我的生活，

而本子和笔，记录着城市里温馨的瞬间。

别人跑车都只是赶时间，我却总留意

着车流里的人间烟火。自己没多少文化，写

不出高雅的句子，只想把路上遇见的小事记

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城市中不仅有车马喧

嚣，也有无处不在的美。

下雨天，看到快递小哥扶着腿脚不便

的老人过马路，我记录；深夜里，自己帮着

姑娘换上备胎，也记录；清晨，我看到早餐

店主免费让环卫工人用餐，一位晨练的大

哥自告奋勇为外地车带路，我也要趴在方

向盘上，把这些小事认认真真记在本子里。

有人笑我，一个开货车的还当什么作

家。我只是笑笑，我写的就是普通人的日

子，写辛苦奔波者的互相照应，写那些被忽

视的不起眼的善良。

在两百多万公里的旅途中，我的笔从没

停过。我开货车拉货谋生，也用文字收藏善

意。驾驶室虽小，却装下了我对文学的追

求；笔尖虽轻，也能点亮一束束平凡的暖光。

我曾经写过这两句话：以车轮丈量山

河，用笔墨书写担当。期待更多像二哥一

样的、热爱文学的普通劳动者，勇敢地拿起

笔，写下身边发生的事儿，将正能量传播。

货车轮下的暖意
牛二哥

去年，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我在

北京做家政》。这对于一个大半辈子围着

灶台、家务事打转、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女

人来说，无疑是做了一个白日梦。

但这个梦是真的，是我在打工路上跌

跌撞撞、感觉浑浑噩噩的人生快要到头的

时候，却一头撞进了文学小组那间温暖的

教室里。那么多的光亮，照亮了我脚下的

路，也驱散了心头那些浓厚的阴霾。

七年时光，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阅

读学习、写作画画，属于自己短暂的时间

和空间，却足以让紧张、压抑、繁忙的一

周工作，不再显得那么漫长和无聊。文

学，很好地起到了平衡和调节生活及工

作中的负重和困惑的，让我在逐渐改变

自己认知的同时，也改变了我对某些方

面的刻板印象。我不再觉得雇主家满墙

的书籍与我无关，我开始明白，思想和

美，向每一个愿意伸手的人开放。

如今的我，在文学的滋养下，从 1968
年沧桑的我变成了 1986年蓬勃的人。在

别人眼里，觉得我很厉害。是啊，一个淹

没在老人孩子家务事里的家政工，怎么能

变成一个写作者呢？可我深知其中的奥

秘，并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我生长在

这样一个和谐友爱、平等包容、人人都能

表达自己的国家里。同时，新大众文艺

的兴起，让每个人，无论职业与身份，都

能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这本身就是

一座城市最好的文明。

家政工的梦想
李文丽

与文学共进
温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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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

编辑邀稿，我打心里高兴，因为《夜光杯》是

我喜欢的知名副刊。回想2023年底，虽然

我被任名玉林市兴业县作协副主席，但是

没有太多时间处理县作协的一些事情。因

为我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童装店，实体店不

景气，只能晚上到烧烤店做零工，补贴家

用。虽然忙忙碌碌，但我也没有放弃写作，

每天只要有时间，就静下来写，常常是上班

时来了灵感，下班边走路边写。

而我的幸运之神也在此时降临，玉林

市作协副主席高作苦老师问我要了作品，

帮我推荐给很多编辑老师。转折点在2024
年，高老师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作品》杂

志。就这样，我的文章慢慢走进更多人的

视野。2024年底，市文联开始关注新大众

文艺素人写作，其实在这之前，东莞的打工

文学也发展得很好，王十月，郑小琼，这些

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作者。

东莞是一座和上海一样包容性很强的

城市，同时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

2025年 7月，市文联挑选了 36位素人

写作者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而我也在其

中。对于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我，从没想

过有一天能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当时给

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次学习，托举起了我的

文学道路。2025年底，应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道之邀，我与东莞市副市长一起录制了

“中国产业盛典”晚会，节目在财经频道播

出，作为大众书写的一员，我感受到了文学

的力量，是书写让大众认识了平凡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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